
北 海 文 史

第十六辑

北部湾畔的革命摇篮

李英敏

北部湾，古称天涯海角，地方不大，只有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个县，

在近代史上，抗法战争、钦廉起义，占有显赫的位置。别的不说，1925 年国民

革命军驱逐军阀邓本殷，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震动两广，遍及云南，可惜时

间太短，准备不足，1927 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北部湾进行一场

野蛮残酷的大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农民自卫军被残杀殆尽，轰轰烈烈

的革命斗争被镇压下去。

正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弹冠相庆的时候，北部湾人民亦没有悲观失

望，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到“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请看吧。

海角亭上说廉中

我说的是廉州中学，这座位于合浦县城的中学，是 1905 年建立，是北部湾

最老的中学，是从科举时代的书院改名而来，名改了，内容不改，为封建社会

培养忠臣孝子，四书五经是他们顶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

是他们教育方针。

有幸我是廉中新旧交替的学生，一进校门，看到的破破烂烂课室宿舍，穿

着长衫(有时还加马褂)老教师，是这间学校权威人士，学生都是肃静低头走路，

学校不算小，但静得可怕，上课以后，才知道学校纪律很严，规矩很多，开学

那天，我们新生就挨地主狗崽、官僚子弟北毒打一顿，而目不许上告。

这样的学校，“四一二”大屠杀是不会有影响的，他们需要的是书呆子。

我想退学不读了，可是又没路可走。

事情终起变化，“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对我们全校

师生刺激很大，数学教师王运应跳上讲台，声泪俱下讲日冠暴行，要求我们抗

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我们学生要求上街下乡，揭露日本鬼子罪行。校长和那

些老家伙终于同意，一些年青教师也参加我们的宣传队。



接着是上海抗战，我们有许多乡里参加十九路军，人人痛快。学校和地方

当局不干预我们行动了。

热闹一阵子，我们终于冷静下来，有人提出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同学们觉

得自己知识浅薄，该认真读点书，抗日要有本事，革命要有本领。大家互相串

连帮助，找抗日和革命的书来读。我想起我老师冯道先，听说他在北海中学教

书，还开了间书店，我趁回北海看我奶奶之便去找冯老师，在中山西路文明路

口，找到一间“绿波书社”，很容易见到冯老师，我们是老相识，大革命找菩萨，

我是他的助手。冯老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想多读点新书，要讲怎么革命

的书，也要一些精彩的文艺书。冯老师笑了，他给我开了一张书目，有好几十

本，我们同学们筹的钱，买了几本书，有郭沫若的诗，茅盾的小说，冯老师还

送给我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我背着大包小包回廉州。

从此，我和同学们开始认真读书，参加的有同班的，也有高班低班的，互

相交换传阅。

这时，学校校长潘荫玑、蔡振璋、伍瑞锴都比较进步开明，也鼓励学生搞

课外活动。他们特意修了一座新的图书馆，购置许多新书，给我们学习很大方

便。

这个读书活动，适合各方面的需要，参加的同学很多，我们叫做新启蒙运

动，进步老师和学校领导也满意。

1933 年 10 月，由杜渐蓬、何承蔚、何世权、韩师琪、陈贻芬、钟顺贤、罗

文洪、罗永玑等人发起，成立抗日进步学术团体《艺宫学术研究会》，标榜以学

习研究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为主，出版墙报和铅印刊物《镭光》，我们这些同

学都是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能团结帮助人，得到高初中同学赞扬，由几十

人发展到百多人，不少家庭富裕的，也争先恐后参加。

学校当局，因为我们是“好学生”，表示支持我们，进步老师如朱建予、

王运应、黄闻百、李屏周也公开支持我们，李屏周老师还和何世权合办个诗刊，

很受欢迎。

不久，学校学生会改选，同学们大都投我们的标，由杜渐蓬、何世权、何

承蔚轮流担任主席。

学校的风气变了，谁的思想进步，谁会写文章，谁会唱歌演戏，谁就受到



欢迎赞扬。就是一些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教师和学生也不敢公开对立。

和我们对立的，是以高二班的《神灯学术社》，他也出板报，写文章批评我

们，我们主张学术自由，双方展开辩论，训育主任公开支持他们，大约争论了

多半年，相持不下，全国抗战开始了，抗战第一，民族至上，大家握手言和了。

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党，共同对敌，其中有朱兰清、许家新、

伍雍谊等同学，这是十分有意思的。

后来，我们感到一般读书讨论，解决不了问题，在艺宫内部成立秘密读书

会，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等，

参加的有罗文洪、罗永玑、吴裕春、邹瑜、谢有干、王克等等，都是经过考验

的。读的书刊是秘密找来，何承蔚家一批“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 ABC”等

等，北海未名社冯廉光也供给“新中华报”“红旗周报”“红军捷报”等等，大

伙认真学习起来。

1935 年以后，杜渐蓬、何承蔚、何世权都毕业先后离校，新的领导就是秘

密读书会的人，大可放心了。但是政治形势千变万化，“12·9”抗日运动，广

东的荔湾惨案接踵而来，封建军阀陈济棠垮台，北海抗日事件发生，还有西安

事变……真是形势比人还强。我们廉中校长教师跟着大变，蔡振玮、伍瑞锴都

支持学生抗日行动，请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如韩朗周、钟心、张存芳、潘承萦等

等。这些教师和同学关系亲密，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演戏唱歌，一起示威游行，

和几年前老古董廉中相比，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啊!

师生们很珍惜这大好局面，积极准备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迎接革命

高潮的到来，有人偷偷收集军事书籍，特别是关于游击战争的书籍，那时毛主

席的军事著作还未出来，只把斯诺的“西行漫记”“爱伯阳”当作军事著作学习。

1938 年春，广东省委派张进煊、赵世尧、何世权、陈任生等回廉州北海，

重建共产党组织，廉中、一中一下提出符合入党条件的同学有好几十名，还有

先进的教师。在短短几个月里，成立了特支、县工委，参加党的人数有五六十

名。廉州北海建立了四个支部。

有了党组织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坚强的领导，就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我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



激流中的合浦一中

合浦一中(现名北海中学)是 1926 年成立的，可以说是大革命产物，继廉州

中学之后，由地方建设起来的第一间中学。

1926 年，北海正是革命高潮的时候，可是对一中这些莘莘学子影响不大，

一些当上官的，对北海建不建市争论不休。在一中图书馆的楼上，有一块国民

党第十师师长陈铭枢送的匾额，总算是“历史文物”。给一中同学印象深的，恐

怕是“四一二”政变的大屠杀。时间是四月二十三日，北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一

师包围封闭共产党的工会、肖我照像馆等，逮捕一批共产党员江刺横等，五月

三日把他们杀害在审判厅前的海滩上，被害者有姓有名共七人，他们是江刺横、

李雄飞、冯务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

第二批是共产党女英雄钟竹筠，她长期在北海读书工作，后任东兴支部书

记，27年 9 月，国民党军警把她秘密逮捕回北海，残酷逼供，不为所动，1929

年 7 月，被杀害于北海西炮台。

第三批是遂溪县农民自卫军，被国民党军追赶屠杀，退守斜阳岛，和当地

农民、渔民武装结合，坚守战斗达 5 年多，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

在战斗中牺牲，伤残老幼被俘，40多人被残杀在北海西炮台上。

这是北海在大革命中一首悲壮史诗。正当群魔乱舞狂叫胜利时，在中山西

路文明路口，出现一间小书店，名叫“绿波书社”，主人冯道先，是北部湾冲锋

陷阵的勇士，反帝大同盟的盟员，现在是一中教师，他给师生们一个明确无误

的信息，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这间书店卖的是进步书刊，有“语丝”“拓荒者”“北斗”等等，还有鲁

迅、郭沫若、茅盾、蒋光赤等人作品，意义十分明确，要同学多读革命书刊，

寻觅革命胜利的道路。

1933 年秋天，由一中学生头头赵世尧、冯廉先发起组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小组《未名读书会》，参加的成员有进步青年王文昆、傅劲才、吴其梅、黄铸夫、

李俊山等等，学习赵世尧从广州带回的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及社会科学政治经济

学书如“通俗资本论”等，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概论等，颇有收获，但参加

的人不多，有点神秘感，后来，赵世尧、黄铸夫、改组扩大读书会，加强其群

众性。



同时，一中学生积极分子庞自、吴世光、陈广才、卢传义、刘雨帆、林施

均、岑嘉毅等在何醒予家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出版“群光”

“大风”诗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2月，一中初中学生“朝阳”读书会，由林朗天主持，十分活跃。

赵世尧、苏觉民还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张达佳还与一中同学组织学习

拉丁化研究会和时事问题研究会。可谓群星灿烂，影响广阔。郭芳、王文昆、

林朗天、卢传义都是积极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冯廉光的书报发行工作，在代售“中国论坛”“生活周刊”同

时，和中央地下出版发行机关取得联系，收到党中央刊物“红旗周报”“红军捷

报”“新中华报”“巴黎时报”等等，增加知识，扩大影响。赵世尧、冯廉光还

组织秘密散发小组，散发到廉州、西场等地，“艺宫”的朋友得益不少。

一中的进步同学是了不起的，在急风暴雨大屠杀中，冷静下来，站稳脚根，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接受经验教训，寻觅新的革命道路，把进步的

同学团结组织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赵世尧、苏觉民、黄铸夫、冯廉先、庞自等为首的学生这样老练应付政

局，他们背后有一批进步老师的大力支持。首先是冯道先老师，“绿波书社”比

什么都有说服力。还有杜君恕、杜君慧、王运应、岑若冰、杨耀威等教师。还

有在广州、上海留学的先进同学指点，他们中有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些先进老师和同学们提醒一中的同学，寻觅革命真理不能只靠读书，还

要参加校内外的实践，从经验教训教育提高自己。一中同学在“九一八”“一二

八”以后，抗日活动十分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做得有声有色。对校内

外恶势力的斗争，也是不遗余力的，如反对和驱逐一中反动训育主任马齐心，

反对反动的叶天一接任校长，反对广东军阀陈济棠读经复古的反动措施等等，

同学们得到锻炼。在实践中，一中和廉中师生联合起来，在反对范公进、叶天

一斗争双方联手作战，加强团结。

对一中同学教育最深的是 1936 年 9月的北海抗日事件。享有抗日盛誉的 19

路军翁照垣师进驻北海，受到北海人民特别是一中学生热烈欢迎，开了上万人

的欢迎大会，一中同学为 19路军当向导做宣传工作，翁师官兵，激于义愤，严

惩日本特务中野顺三，日寇大军压境，蒋介石屈膝求和，翁师和北海人民主张



坚决抗抵，举行上万人的示威游行，以廉中为主合浦军民积极响应，支援北海

军民的正义行动。蒋介石慌了手脚，除答应日寇无理要求外，并派大军前来镇

压抗日军民，内战一触即发。19 路军是新组建的，力量薄弱，同时为了避免互

相残杀，忍痛退出北海。

满天风云就这样散了，一中、廉中一批抗日学生，受到反动军警逮捕审查，

这叫做抗日有罪，卖国有功。

一中学生在激愤之余，得出一个结论，要抗日救国，要革命到底，非有共

产党领导不可，没有共产党领导，将一事无成。

一中进步学生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派赵世尧到广州，寻访共产党，听说廉

州中学进步同学，已选派何承蔚、何世权前往广州，专请共产党派人前来合浦、

前来北部湾、领导人民抗战。

1936 年 10 月，在广州合浦学会，住着三位“特使”，赵世尧、何世权、何

承蔚，是专程来请共产党的。

到底赵世光尧敏灵活，他的朋友多，熟悉的人多，很快就达到目的。在广

州求学的合浦同学，不少就是共产党员、抗日进步分子，全力帮助他们完成光

荣的使命。

1937 年 12 月，赵世尧回到北海、回到一中，向同甘共苦患难相交的战友，

报告了特大喜讯。

1938 年 2 月，他见到在廉中当教师的张进煊、何世权，按照广东省委指示，

在北部湾、在合浦、北海，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这件工作的，就是张进

煊、赵世尧、何世权，后来还加上陈任生、韩瑶初。重建的党组织，由特别支

部、合浦县工委到合浦中心县委。很快发展到钦州、灵山、防城，整个北部湾

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武装力量由游击小组、中队、大队、支队，最后发展成

为粤桂边纵队两个支队，配合野战军，解放了整个北部湾。

大廉山下的合浦五中

这间学校和廉中一中完全不同，当时廉中一中在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下，学

校师生自觉自愿地学习提高，锻炼培养革命骨干。五中却是有了党员的情况下，

如何发现人才，有计划提高培养干部，但在工作中，也很艰难，阻力也是很大

的。



1937 年 2 月，张进煊和何世权到合浦县第五中学(现在的公馆中学)工作。

他们是受在公馆白沙在广州留学的先进同学委托，到五中开阔新地区的。走之

前，在合浦学会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的有陈铭炎、陈任生、邹贞业、杜

渐蓬，还有钱兴等人，他们说是为我们送行的。一向严谨少说话的陈铭炎主持

这个会，他说公馆白沙山口是个很重要地方，可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都很落后，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为非作恶，广大人民非常痛苦，我们这些在外读书或工作的，

心里很不安，张何两人到五中教书，我们希望作为新的起点，把东三团改造成

新的抗日地区，希望两位不负众乡亲期望和委托，说到做到。

张何是通过进步关系介绍到五中工作的，张进煊是中学教导主任，何是小

学部主任，一起去还有冯道先的弟弟冯廉先、苏觉民的姐夫李启明，都是抗日

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张进煊是共产党员，何是中国抗日青年同盟的成员，

我们自认为开阔新地区工作是很有把握的。

当时的五中，规模不大，中学小学合起来才三四百人，房屋建筑不多，大

半是泥砖土墙，只有“真如楼”和一些课室好一点。这一些对我们不在乎，只

担心做不好教学工作。

这里的学生都很大个，中学不说，小学生跟何差不多大，这些学生他们都

很文静，上课以外，很少接近老师，不是做功课就是打球，对我们很冷漠，本

地八位教职员也是很冷淡。张何习惯热火朝天的学校生活，感到非常不安，除

了上课，不知干些什么好。

好在中学石端校长是个开朗的人，待人亲切，有说有笑，对我们的工作很

支持很放手。还有图书馆管理员张九匡，在广州就认识他，我们两个年龄差不

多，性格爱好差不多，但他比较稳定，这次石端校长让我在广州买了一批抗日

进步书刊，使他这间图出馆有了活动，因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正在整编图

书，我和冯廉先、李启明都是内行专家，用不了一个星期，所有新书都上架摆

好。

我们有不约而同的想法，从介绍阅读抗日救国新书入手，把中小同学吸引

到图书馆来，还进一步组织读书会。我和九匡报告校长和张进煊，他们大为赞

成，亲自向中小学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到图书馆读书学习，武装头脑。

这一措施果然受到同学们欢迎，我和冯廉先帮助张九匡出借图书，做报告，



讲故事，介绍新书的内容，引起同学读书兴趣。这么一来，同学们主动接近我

们，特别是中学部的学生。

我最为难是语言，客家话只能听，不能讲，不如张进煊，张九匡和冯廉先，

我只能在语言文字上用功夫，指导学生提高文字水平，我做这个比较适当。

二三个月后，学校风气大变，爱读书和师生关系也大变，很自然以图书馆

为中心，一二星期开一次图书讨论会，记得讨论过的书有：《西行漫记》《八月

的乡村》《萍踪寄语》《铁流》等等，提高了同学们对抗日救国，对共产党的认

识。校内外成立各种读书会，影响遍及东三团各乡。

我们在开学后一个月，张进煊召开一次“中青”小组会，张和我，还有张

九匡，我才知九匡是中青成员，是进煊介绍的。我们讨论发展中青问题，九匡

提出陈铭金、廖益优等三四个人，由张进煊、张九匡负责吸收，他们什么时候

人中青的，我记不起，只记起我们有五六个人开了一次小组会，宣布张进煊是

中青支部书记。

现在有人说，当时五中没有中青小组，真是胡说八道，我和张进煊都是由

广州来的中青成员，到五中不久，吸收九匡参加，建立以张进煊为首的中青支

部，上学期结束，发展到六七个人，这都是进煊九匡经办的。听说，合浦县党

史办有人说，五中没有中青，我到广东调查，整个广东，除了广州市以外，中

青组织没有登记，事实上除了广州外，东江、潮汕和珠江三角洲，都有中青组

织，人数不少，中青是个秘密组织。除了领导人知道外，是不登记公开的，37

年下半年建党和成立抗日先烽以后，就不发展中青了，争论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除此以外，在石端、张进煊倡导下，教师经常和学生一起打球、游泳、到

农村参观访问，上半年，还到山口、永安、对达调查户口，了解群众生活。在

这些活动中，师生隔阂逐渐消除。

值得介绍的是张进煊老师，此人态度严谨、知识广博。有秘密工作经验，

待人感情深厚，是真正信义之士。关于我参加党问题，在离开广州时，陈铭贵、

钱兴交代过他，四月份就为我办妥入党手续，当时没有支部，等候广东南委批

准，直到九月上学时，才正式通知我批准入党了。张老师在五中还计划发展九

匡和邹贞业，因为反对分子闹事，直到 38年初才完成。

37年下半年开学后不久，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校内外一批反动分子，煽动



罢课，要赶走石端、张进煊和我，罪名十分可笑，说石端回家打过麻将、饮过

酒，张进煊对学生严厉，不讲道理，说我经常和学生一起，居心不良。暗中说

我们是共产党，宣传公妻共产。派一些年长高大的中学生，把我们禁闭在真如

楼，不让出入自由。

事情很快传开去，首先是民主人士和学校校董代表范汝超冲进来，命令他

们撤消监管，停止罢课，并且由区署派兵来执行。这个范汝超出身豪门，倾向

进步，在广州多次和我们进行革命活动，冲锋陷阵，十分难得，他一出面，这

些反动分子就退缩了。刚好苏觉民来公馆看望石端等人，了解情况后写了篇揭

露反动分子阴谋诡计的告同胞书，提出正当要求。告同胞书发出后，全县哗然，

广东省同乡会、合浦学会也发了多篇揭露文章，使反动分子无地自容，罢课风

潮，一哄而散。

这件事对我们是很好教训。知道公馆白沙这块石头不好啃，没有料到他们

先行动手，而且暴露他们反共夺权真面目，对今后革命活动大有好处。刚好全

国抗战开始，廉中抗日宣传队来到这里，大壮我们声威，这些家伙知道我们不

好惹，不敢再出头露面了。

1938 年春，广东省指示重建合浦党组织，指派张进煊、赵世尧、何世权三

人负责，后来又加派陈任生、韩瑶初参加，这对合浦的抗日进步力量，是极大

的鼓舞激励。

以张进煊为首的特支，除了抓廉州、北海两个重点以外，把公馆、西场作

为乡镇重点，张进煊亲自抓公馆的建党，接受 37年教训，毫不放松，在五中内

外发展了张九匡、朱香庭、陈铭金、陈廷等好几名党员，还调来张书坚、邹贞

业，作为党支部主要领导骨干，公馆白沙物色了一批发展对象，陆续发展了徐

永源、徐汝立左、廖上智、周洪英、刘守仁、张义生等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党员。

经过我们教育影响的先进分子，如邹瑜、张达明、庞达等，都先后在别的地方

人了党。公馆党支部(后来是区委)是合浦县最早也是最坚强的基层党组织、经

历几十年风风雨雨人才辈出，如朱伟、朱光相继不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就有

张九匡、张书坚、张义生、廖上智等。公馆白沙是党的交通要道又是坚强堡垒，

中心县委、粤桂边委经常驻在这里，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数不胜数。宏德寺

像北部湾一盏明亮的探照灯，照亮了北部湾人民前进的道路。



六万山上的简易师范

1938 年春天，合浦县开始重建党组织，工作繁忙，人心振奋。四月间一个

晚上，我在合浦日报编写稿件，传达找我，说有位客人要见我，原来是老相识

卢璧光，十分高兴。

卢璧光是我在广州合浦学会认识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写过不

少小说散文，是合浦有名的作家，在学会，我们住在一起，得到他指点帮助不

少，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他是北部福旺乡人，来县城是找张进煊的，不巧张回自沙了，留下话，有

事可找何世权谈。我才知道，他现在寨圩简师当教师，交谈中他告诉我，是来

找老张接党关系的，他是 37年冬由老张介绍入党的，当他知道我是党的负责人，

却提出个问题，说长期单线生活，还算不算党员?我笑了，和我过去情况差不多。

他又问，他在简师吸收了一名教师入党，问我算不算党员?得到我的肯定答复，

他高兴了。

我们谈起寨圩和简师来，才知道寨圩在合浦的最北部、和玉林、贵县、横

县、灵山交界，是典型的粤桂边，周围都是大山区，在这里建一间中等学校，

真不容易。我问他为什么到这么荒凉地方教书，他说这里校长好、教师好、学

生好，他不喜欢吃现成饭，想做一匹开荒牛。想不到名作家有这样气派，十分

钦佩。

他这次来县里，除了接关系外，他想买一批有关抗战和革命新书回去。我

们正开一间书店，第二天我领他去买去，挑来选去买了 200 多本，有毛主席论

持久战和其他军事著作，还有一本从苏联翻译的党的建设，还有“爱伯阳”“铁

流”“毁灭”“西行漫记”等等。他如获至宝的都买了。

那时合浦通灵山的公路挖掉了，来往人们不是走路就是坐单车，这二百多

部书是够重的了。他雇两部单车就运回寨圩，决心够大了。

为了在粤桂边开辟这幅宝地，不久，特支派了刚从广州法商学院毕业的陈

业昌到简师工作，照卢璧光的愿望，党员骨干一下有了三人，即卢碧光、陈业

昌和黄燕帆(即是黄平)，在短短时间里，在学生中发展了蒙英翰、曾庆彪、蒙

英京、黎团等，还有从南宁来的粟稔、屈友予、李雪涯、谭统等同志，党支部

的力量，在合浦党组织是一流的。



有了大批的党员，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的非常出色。党支部组织学生抗日

救亡宣传队，上山下乡进行宣传。38 年冬，学校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百分之

八十师生员工参加。还在学校附近村庄及乐民、土东等地，开办了三十多个民

众识字班，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五十多人，影响深远。

寨圩简师的党工作得到如此迅速发展，收效这样大，除了有卢璧光、陈业

昌、黄燕帆、粟稔等一批党员干部奋不顾身工作以外，校长覃炳璋的开明进步，

大力支持全校师生员工抗日救国行动，忍受国民党地方反动分子刁难迫害，全

始全终坚持奋战，在合浦，在北部湾是十分难得的，传奇般经历使人敬佩。他

是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回家乡后，以救国救民、振兴教育为职志，寨圩简师是

他一手创办的，他物色聘请一批饱学有志之士，为家乡培植人才。在当校长期

间，对我们党员提出学校应兴应革之事，无不拥护支持，为了办好简师，不惜

丧家荡产。对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敢于坚决斗争，在被迫下台

后，还时刻关心简师的成败。寨圩地处偏僻，许多革命志士被迫害到此掩蔽，

覃校长不顾后果，一一收容安置，前后达 18人之多。广东一批作家文艺工作者，

如陈残云、于逢等到此，更奉为上宾。他一生坎坷，饱受折磨，念念不忘者，

力争参加共产党，道德风工厂范，为世所宗。

没有这样的校长，没有这样教师，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简师能培养出这

么多经天纬地之才。我试举几位：第一位是黄燕帆(黄平)，贫困落后的土东乡，

竟然出现一位省政协副主席，我说的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立足点是寨圩简师，

一个普通党员，南征北战，受尽折磨，最后挺立在大西南边陲。

第二位是蒙英翰，本籍灵山，受读简师、受卢璧光、陈业昌、覃炳璋等教

育影响，参加共产党，成为合浦、灵山共产党骨干、武装起义后，先后担任灵

东大队长，12团团长，是粤桂边纵队一员儒将，为灵山多立战功。58年被陷害

开除党藉，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老母亲，平反以后，仍然是个铁骨铮铮的好

党员。

第三位是卢璧光，大学毕业，家境好，又是有名气的作家。他的战友一大

批：曾生、粟稔、钱兴等都是名震全国的人物，只要找他们说几句，什么冤枉

可以解除。可是他不干，埋头农村，当个农村穷教师，当个普通共产党员，多

次被斗，两次脱党，吃尽苦楚，受尽冤枉，可是寨圩简师，寨圩的党组织，是



他一手创办出来的，许多学生、乡亲忘不了他。拿我说吧，不论资历学问，他

都是我的长辈，我的文学启蒙人，这么多年，他对我是十分谦虚有礼的，他家

出了一位诗人、文艺家的儿子，他从不提及。

第四位是陈业昌，他是合浦最早学习马列主义的人。简师党组织建立和发

展者，在学生中培养人才，他是有功的。后来他脱党，并没有做过危害党的事，

相反，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党提供材料情报，烟铺事件，他曾帮助王克脱险，

这是有王克作证的。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乱棍杀害无罪的知识分子，这是有

良心有正义感的合浦人无法容忍的。

事实上，卢璧光、覃炳章、黄燕帆、蒙英翰等有功之士，后来的处境也好

不了多少，不过他们把眼光放深远一点，对未来充满信心，遗憾的是卢璧光、

覃炳章等不到这一天。

当他们知道在解放时，合浦的党组织有 1200 名党员，有一个支队三个团的

武装力量，在解放全县和北部湾的战斗中，起着应有的作用，感到极大的安慰，

是我们这些人梦寐以求的了。

(附注)1939 年夏，南路特委要合浦党组织在白石水、张黄、旧州创建抗日

根据地，成效显著，因有其他文章介绍，故不列入。


